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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达岭长城核心区和老京张铁路下方102米
处，京张高铁长城站建设正在井然有序地推进。
据相关人员介绍，从设计到建设，京张高铁长城
站都运用了最新理念和技术。

这一世界最深的高铁站连接北京与张家口，
不仅是 2020 年北京冬奥会的重要交通设施之一，
也是京包兰快速客运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
工程规模庞大，设计先进，注定震撼世界。

首次实现分层乘降

万里长城，起伏奔腾。在八达岭长城的下
方，京张高铁长城站的建设引起了广泛关注。“看
报道就觉得非常期待！等建成之后一定要去体验
一把！”北京市民小王兴奋地表示。

据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官网介绍，八达岭
长城站车站总长470米，分站台层、站厅层和进出
站通道。地下部分建筑面积为36143平方米，地面
部分建筑面积约为 500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为
41143 平方米。车站中心处线路埋深约 102.550
米，地面站房布置在停车场东侧山脚下，站台至
地面站房全程提升高度61.77米。

中铁五局华北指挥部指挥长陈彬介绍道：“京
张高铁的新八达岭隧道，不仅是全线最长的隧
道，还在隧道内设置了八达岭长城站，因此隧道
内不仅要修建 3 层地下结构，还要修建出 78 个大
小洞室，连断面型式都高达 88个。洞室交叉节点
如此密集，使八达岭长城站成为国内最复杂的暗
挖洞群车站。”

中铁五局京张高铁项目部经理蒋思在介绍车
站结构时说，整个车站自下而上分别是站台层、
进站层及出站层，旅客进出站上下分层，这在全
国属首次。也就是说，今后从地下百米的长城高

铁站上下，需乘两次电梯，升降 62米。车站将安
装一次提升的长大扶梯及斜行电梯等先进设备，
保证旅客乘降快速舒适。按计划，这座超级工程
将在2019年对外开放。

隧道施工道阻且长

京张高铁八达岭隧道一次并行水关长城、两
次穿越八达岭长城，距离头顶的百年京张铁路青
龙桥车站不过 4 米。除了位置特殊、“国宝”聚
集，京张高铁八达岭隧道的施工还面临“三座大
山”：地质复杂容易塌，洞身穿越断层破碎带和风
化槽，稍有不慎就会引起坍塌；地形起伏相当
大，隧道穿越军都山，无法容纳大直径盾构掘进
机，只能采用爆破法；地下涌水频发，每天正常
涌水量近1.9万立方米，相当于抽干10个标准8道
游泳池的蓄水量。

3 年内建成一座地下 102 米的大型高铁车站，
工期紧、任务重。施工高峰期 13个工作面在逼仄
的地下同时作业，仅 2 号斜井就设置 8 条分通道，
地下物流、交通等组织是很大的挑战。此外，采
用爆破法推进工程建设，每天放炮至少十三四
次，每一次都要组织人员设备退避。如何才能既
避免爆破集中导致共振、扰动周边文物，又避免
爆破间隔太大、影响施工进度？这些难题都需要
反复考量。

既然这么难，为什么要建得这么深呢？京张
高铁八达岭长城站总设计师吕刚介绍说：“车站选
址是综合考虑了服务延庆、服务冬奥、服务八达
岭景区和保护青龙桥车站、八达岭长城等多方面
需要，埋深之所以大，是为了保护我国近代工业
的象征——青龙桥车站人字形线路的需要。”这么
深的车站，旅客的通行便利与人身安全又将如何

保障？他说，“正是因为施工环境非常复杂，在这
里打隧道，不仅要胆大心细，更要借助技术创
新。”

中国技术再次升级

从设计到建设，京张高铁长城站都运用了最
新理念和技术。中铁五局京张高铁三标项目部
副经理代龙震介绍，车站采用叠层进出站通道
形式，实现了进出站客流完全分离和进出站口
均衡布置；采用立体环形救援廊道，乘客在车
站的任何位置都可以在 50 米之内到达求生通
道；设置 4 个通风井，顺利进行换气；高标准抗
震设防要求设计，可以抵抗 8 度的地震。他说，

“虽然在地下百米换乘，但旅客进出站很方便，
也很安全。”

为最大限度地减少对长城的扰动，项目部采
用精准电子雷管减震技术，精细化分段，逐孔起
爆。经过反复计算，将震速控制在 0.16厘米/秒左
右，每爆破一次只相当于在长城上跺一下脚。
2016 年 3 月开工以来，这里已经爆破了 4500 多
次。在地下物流、交通组织方面，施工单位运用
BIM 等技术，进行人车定位、智能指挥，实现洞
内无线网络全覆盖，监测360度无死角，提高了作
业和管理效率。

长城站还有许多创新，如分层下挖的“品”
字型分部挖掘法、预应力锚杆上下张拉支护法
等，并使用了最先进的污水处理系统以及智能衬
砌养护台车等设备。这些新技术保障了长城站工
程 顺 利 推 进 。 目 前 ， 长 城 站 已 完 成 工 程 总 量
40%。预计 2019 年底京张高铁建成通车，届时乘
京张高铁从北京城区至八达岭长城站仅需 20 分
钟。

近日，北京街头出现了一种“共享马扎”，可供
人们免费使用。在东三环长虹桥北公交站出现的

“共享马扎”与普通马扎无异，仅多了一个二维码。
自从共享单车火遍全国后，各类共享经济花样

百出，诸如共享充电宝、共享雨伞、共享厨房、共
享健身房等不断涌现，让人不由感慨，共享经济的
辐射领域真是“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这不，
就连看似和共享经济毫不沾边的小小马扎，也顺势
搭上了共享大潮的快车，摇身一变成了共享经济的
一分子。“无共享，不生活”，共享经济介入人们工
作生活的程度超乎想象，但是不是所有东西都适合
共享，或者说是不是所有共享经济都名副其实？

正如有句网络流行语所言，“骑白马的不一定是
王子，也可能是唐僧”。同理，并不是给任何东西贴
上二维码，它就马上荣升为共享经济载体了，也可
能是蹭热度的广告或融资。以笔者看来，共享经济
作为一种经济模式，首先应当具有它运行的现实可
操作性并具备相应的盈利能力或盈利预期，否则很
难持续运转。就此我们来看，这个所谓的共享马
扎，它既不上锁又无人管理，就算扫码也不用付
费，实在看不出支撑其经营运转的经济逻辑何在。
即便是共享马扎后期需要付费使用，马扎不便上
锁、容易丢失等特性凸显约束管理手段的匮乏，这
又决定了它实现盈利难上加难。

事实上，不只是共享马扎的未来极不明朗，其
实很多共享项目的盈利模式都不够健康，这也让缺
乏造血能力、烧钱运营成为共享经济的常态。可以
说，共享经济要找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仍有
一段距离。而这些共享经济体之所以苦苦支撑或者
说不计成本地投入，目的无非有二：其一，以共享
经济招牌吸引投资，逐渐发展壮大并形成稳定经济
模式；其二，借共享经济概念刷存在感、提升曝光
度，以此为手段达到敛财或其他目的。二者区别在
于，前者称得上是共享经济的努力践行者，而后者
更像是滥用共享概念蹭热度，若不能找到稳定健康

的发展模式，将难免昙花一现。
从当初共享经济激发了消费者巨大的新鲜感，到如今遍地开花的

共享概念令公众几近麻木，共享经济遭遇的困难与质疑越来越多，它
的影响力和好评度已经开始呈现下滑趋势。这其中，共享概念的滥用

“功不可没”。对于共享马扎等共享经济领域的新生事物，我们也许不
应当过早论断它们的未来，但至少目前看来，一些共享项目过于天马
行空，现实的可操作性不强，只能单纯依靠烧钱输血或概念炒作来维
持运营，这样的共享经济注定长久不了。
任其滥用共享概念，甚至可能砸了共享经
济这块热度极高的金字招牌，给共享经济
带来整体性的负面冲击。

（据《法制日报》）

继机器人下围棋战胜人类之后，机器人开始
写诗了。2017 年 5 月 19 日，机器人小冰在北京举
办了“个人”第一部原创诗集 《阳光失了玻璃
窗》 新书发布会。这个可以聊天、可以写诗的人
工智能机器人，引发诗人圈空前的热议和争论。8
月 19日，小冰在华西都市报“宽窄巷”开设专栏

“小冰的诗”，独家发布新作 《全世界就在那里》
（外二首），第一次在报纸上开专栏，再次引发读
者的关注和议论。

师承519位现代诗人

3年前，微软研发团队开始探讨“情感计算框
架”的可实现性，于是创立了“微软小冰”，试图
搭建一种以EQ （情商） 为基础的、全新的人工智
能体系。小冰先后登陆中国、日本、美国和印度
等 4 个国家，截至今年 4 月，拥有超过 1 亿用户，
累计对话量超过300亿。目前的小冰拥有唱歌、财
经评论、写诗三种创造力。

小冰的现代诗创作能力，师承 1920年以来的
519 位中国现代诗人，包括胡适、李金发、林徽
因、徐志摩、闻一多、余光中、北岛、顾城、舒
婷、海子、汪国真等。经过6000分钟、1万次的迭
代学习，目前小冰的诗已经形成了“独特的风
格、偏好和行文技巧”。

诗人周瑟瑟认真看了小冰的诗集 《阳光失了
玻璃窗》，也读了小冰发在“宽窄巷”上发表的新
诗 《全世界就在那里》。周瑟瑟说：“以前我感觉
它的诗机器味很浓，现在慢慢有人味了。如果
说，小冰以前的诗是小学生水平，现在算得上是
大一新生的水平。它是不断往前走的。”

可对词语无限组合

机器人写诗，参与人类感性、情感领域的创
造，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现居成都的“90 后”
诗人余幼幼认为，“写诗毕竟还是需要人类的情
感，而不能只是程序上的冷冰冰设置。毕竟艺术
创作，不只是数据运算的事情。”

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诗人向以鲜对这个“诗
坛对手”很看重，他读了多首小冰写的诗，做了认真
研究。“真正要把诗歌写好，写得清晰，写得鲜活，并

且强烈介入我们的肉体、介入我们的心灵、介入我
们的当下，介入我们民族或祖国最深的痛处，至少
小冰目前还做不到，平庸的诗人也做不到。”向以鲜
同时也认为，“没有必要为诗歌写作（包括音乐、艺
术以及一切创造性活动）可能被智能写作所替代而
忧伤，智能不也是人能的一种延伸吗？”

在诗人欧阳江河看来，机器人靠强大的内存
资料信息，可以写出很不错的新鲜的句子组合。

“机器人通过对以往数据的强大经验记忆、整合、
筛选和随机组合，进行词语的无限组合，是缺乏
情感和温度的。机器人写的句子再精彩，依然意
义非常有限。因为一流的诗压根就不等于一个好
句子，或者一堆好句子的组合；而在于原创性，
创造出别人没写过的‘原文’。”

并非表达人类情感

周瑟瑟表示，“在现代理性文明高度发达的当
下，小冰作为技术理性高度进化的产物，反而写
起了诗。这对诗意流失的时代状况下，算是对诗
意恢复的一种努力，本身值得赞赏。”

有人认为，机器人写诗不值一提，因为那
是机械的组合。也有人认为机器人不容小觑，
它有人类无法企及的运算能力，甚至未来会有
创造能力。对此种种，周瑟瑟提供一个更为开
阔的思路，“我们还是不要把小冰看成跟人类诗
人一样的诗人来对待。小冰本质上是机器人，
怎么能要求她写出有情感的人写的好诗？”

周瑟瑟认为，按照目前小冰的写诗流程，
“小冰对词语与词语之间的组合创造，发掘语言
本身具有的诗意，走的不是表达人类情感的路
子。不用纠结小冰写得一首诗好或者坏，她写
诗本质上是一种当代艺术行为，是汉语言文字
的观念艺术。”

如今小冰的文艺段位不断升级，出了诗集
之后，又成了在报纸上开专栏的诗人，未来会
不会写出完全替代诗人的诗作，抢诗人的饭碗
呢？周瑟瑟说，“那将会是机器人演变具有了复
杂的人类情感，完全可以替代、超过人类的时
候。到那时候，已经是整个人类生存的大问
题，不只是诗歌的问题了。”

将更接近人类思维

机器人或人工智能终端从事文学类创作，并
不是新鲜事。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有“科幻大
神”之称的作家刘慈欣就研发了一款软件“电子
诗人”，可以用词库和语法库自动“创作”生成诗
歌。这款软件至今还能在网上下载，有人用其写
诗，自动生成了五段共计五十行的现代诗，冠以
标题“我用刘慈欣的电子诗人软件写的诗”，在文
艺青年聚集的网站炫耀，“我面对着惊恐的天使和
实心的大衣，虎头鲨和花和鸡尾酒和三角洲还有
平方和都在思恋，超新星曾经是充满性感的，在
那外星生命旁，我氧化着……”

刘慈欣说：“已经有人做过实验，把小冰的诗
歌匿名与人类诗人的诗作放在一起，大部分读者
并不能明显区别出来哪是小冰写的。既然她已经
能写出可以与人类诗人相混淆而分辨不出来的还
不错的诗作，那通过进一步完善，她为什么就没
有可能写出更好的诗呢？以后计算机改善得更
好，会更接近人类创作型的思维。”

（据《华西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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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写诗首开报纸专栏
张 杰

本报电 （江云、朱耀华） 日
前，中国海监总队从位于江西省景
德镇市的中航工业集团昌河飞机公
司 购 买 了 2 架 大 型 民 用 直 升 机
AC313。除了以“瓷都”闻名，景
德镇还是中国直升机工业的摇篮。
随着军民融合战略的深入推进，景
德镇市围绕“百亿投资、千亿产
业”的目标，全力打造“制造与运
营相融合、总装与配套为一体、航空
企业集中连片发展”的航空产业高
地，并已获批“国家新型工业化直升
机产业示范基地（军民结合）”。

由于航空产业基础设施投资
大，技术研发时间长，资金需求
大，税收政策的支持对企业发展弥
足珍贵。德镇市国税部门主动策应

当地航空产业发展战略，帮助企业
享受税收政策，释放税收政策红
利。市国税局所得税科科长朱耀华
介绍，昌河飞机公司近3年在加计
扣除方面获得近1亿元，作为高新
技术企业也享受到了企业所得税减
免1亿多元。这些政策红利有力地
支持了他们的民用业务发展。

此外，景德镇市国税部门优化
重点企业服务机制，为航空企业开
展“税收直通车”服务，开辟了绿
色办税通道；对航空企业建立了税
收服务台帐，实行领导挂点企业、
定期走访制度，采取“一企一策”

“一企一台账”和“重大项目跟
进”等方法，进一步提升服务效
率。

景德镇税收红利助圆“航天梦”

图为工作人员在京张高铁长城站内进行施工。 新华社记者 李 文摄

世界最深高铁站
将“潜入”长城

甄艺博 张 莹

观众在成都创意设计产业展览会上观看机器人写毛笔字。
新华社记者 金马梦妮摄

近半村民会魔术，200多人可登台表演。山西省武乡县
大有乡李峪村位于太行山区，原本是一个人均耕地不足两
亩的贫穷小山村，魔术特色文化产业让其焕发活力。李峪
村的魔术团每年演出20多场，不少旅行社专门为李峪村开
设了旅游路线。图为村支书在舞台上表演魔术。

新华社记者 曹 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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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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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强降水天气影响，位于甘肃省永靖县的黄河刘家峡
水库来水含沙量急剧增加。为减少水库泥沙淤积，确保水
电机组安全运行，刘家峡水电厂 8月 20日上午开始调水排
沙，夹裹着大量泥沙的水流喷涌而出，有如“黄龙飞泻”。

史有东摄 （新华社发）


